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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 苗青 摄

◎李美艳

漫步森林
◎杜明权

冰糖荸荠

在我们家，荸荠有两种吃

法，一种是洗净了生吃，另一种

是煮熟了切成片做汤。那时的我

调皮，每当煮了荸荠，在家里舍

不得吃，却要拿到小伙伴们中

间，在他们羡慕的眼光里，一点

儿一点儿慢慢地吃。荸荠好吃，

外皮却不太易剥，所掌握的剥皮

方法，是当年母亲所教的：取一

根竹筷，用带棱的一头在荸荠表

面轻刮几下，白生生的荠肉便坦

露无遗了，咬一口嚼在嘴里，生

脆津甜，十分爽口。

冬 季 来 临 ，正 是 荸 荠 上 市 时
节 ，近 几 天 的 楼 下 ，便 有 一 个 外
地来的小伙子，操着陌生的口音
叫卖着，一辆装满荸荠的自行车
倚在洒满阳光的墙根下。

黄 发 垂 髫 初 懂 事 礼 时 候 ，在
故乡小城的街巷里，常有一些卖
荸 荠 的 小 贩 ，提 一 竹 篮 ，用 悠 长
的 声 音 吆 喝 着 ，每 当 这 个 时 候 ，
母 亲 便 会 闻 声 执 一 竹 箩 迎 了 出
去 ，买 一 半 箩 回 来 。荸 荠 属 水 生
植 物 ，刚 买 来 的 时 候 带 些 泥 巴 ，
母 亲 就 把 它 们 放 在 水 盆 里 浸 泡
一会儿，用毛刷挨个刷去上面的
泥 巴 ，冲 洗 干 净 ，然 后 放 入 小 铁
锅里慢慢煮熟。

在我们家，荸荠有两种吃法，
一种是洗净了生吃，另一种是煮
熟 了 切 成 片 做 汤 。那 时 的 我 调
皮 ，每 当 煮 了 荸 荠 ，在 家 里 舍 不
得 吃 ，却 要 拿 到 小 伙 伴 们 中 间 ，
在他们羡慕的眼光里，一点儿一
点 儿 慢 慢 地 吃 。荸 荠 好 吃 ，外 皮
却 不 太 易 剥 ，所 掌 握 的 剥 皮 方
法 ，是 当 年 母 亲 所 教 的 ：取 一 根
竹筷，用带棱的一头在荸荠表面
轻刮几下，白生生的荠肉便坦露
无 遗 了 ，咬 一 口 嚼 在 嘴 里 ，生 脆
津甜，十分爽口。

如 果 情 况 特 殊 ，母 亲 会 把 荸
荠削皮切片，做成一锅冰糖荸荠
汤，喝一口甜而生津，味道极佳。
但 是 ，荸 荠 虽 然 好 吃 ，但 并 不 能
够 经 常 吃 到 ，在 鲜 果 缺 乏 的 季
节 ，终 究 是 比 较 稀 罕 的 ，它 是 故
乡 漫 长 的 冬 季 唯 一 有 得 买 的 水
果 。冰 糖 荸 荠 汤 更 是 很 少 喝 得 ，
单是那冰糖就很难买到，只有家
中有谁患了咳嗽的时候，母亲才
做 一 些 。我 就 因 为 爱 喝 那 汤 ，稍
有不适就扯着嗓子乱咳，母亲便
忙不迭地找来荸荠，做很大的一
碗，并且加进许多的冰糖。

荸荠古有南荠、北荠之分，别
名马蹄，这是我后来从书中得知
的 。我 的 故 乡 在 北 方 ，儿 时 吃 过
的荸荠大概就是北荠吧。荠肉含
有 很 多 的 维 生 素 、胡 萝 卜 素 等 ，
有 资 料 记 载 ：生 吃 荸 荠 能 解 毒 、
利 尿 、止 痢 、明 耳 目 、消 黄 疸 、开
胃 和 增 进 食 欲 之 功 效 ，因 此 ，荸
荠堪称得上是水果中的佳品。但
是，它很少像桔子、香蕉、苹果之
类被人们拿来摆上会客的茶几，
因 为 长 了 一 副 难 看 的 面 孔 而 长
期 被 人 们 冷 落 着 。大 概 因 为 如
此 ，尽 管 一 年 四 季 鲜 果 不 断 ，卖
荸荠的反而少了，如今居住在远
离故乡的小城，更不多见叫卖者
的 影 子 了 ，每 年 初 冬 ，我 都 为 买
荸荠而跑遍城里的几条街市。

前几天下班回家，刚进院门，
便听见久违的叫卖声，竟然激动
的 热 泪 盈 眶 ，当 即 买 回 十 余 斤 ，
把 卖 荸 荠 的 小 伙 子 感 动 的 什 么
似 的 ，他 哪 里 知 道 ，真 正 受 到 感
动的是我呢？

现 在 的 我 比 起 当 年 的 母 亲 ，
吃荸荠的方法更加讲究了许多，
除了浸泡、净洗、刀削去皮、切片
加 工 这 样 的 程 式 ，若 煮 汤 ，我 还
要 加 放 莲 子 、桂 圆 、蛋 花 、淀 粉 ，
将它做成一锅冰糖桂圆荸荠汤。
前 不 久 ，参 加 一 个 朋 友 聚 会 ，在
筵席上喝到一种汤，很是清气爽
口 ，汤 里 面 的 果 肉 更 是 脆 而 津
甜 ，朋 友 以 为 是 什 么 山 珍 ，纷 纷
猜测，只有我笑而不语。

光 阴 荏 苒 ，童 年 的 时 光 已 离
我 渐 行 渐 远 。然 而 ，睡 梦 里 却 经
常浮现这样的画面：在一个风舞
雪飘的天气，在一个满溢温馨的
小 屋 里 ，一 边 是 慈 祥 的 母 亲 ，一
边是和蔼的父亲，我们姊妹五个
依偎在父母的身旁，一家人彼此
坐在温暖的火炉面前，或吃几枚
荸 荠 ，或 品 味 一 杯 冰 糖 荸 荠 汤 ，
话及天南地北、柴米油盐这样的
情 景 ，这 样 的 日 子 ，曾 经 温 暖 和
润 泽 过 我 那 焦 渴 的 童 年 而 深 深
地烙印在记忆的深处。

一轮朝阳穿过蒸腾的云雾，在万木覆
盖的群山之上，冉冉升起。由于秋天厚重
云雾的遮蔽，隐去了万丈光芒，浑圆的太
阳可以让人直视，雪白，有如一块偌大的
滚圆的白金球。它高悬于天空中云雾缭绕
的深处，给人一种强烈而神奇的立体感。
太阳好像离我很近，好像我伸手可以能够
抓取过来，揽入怀中；又好像离我十分遥
远，她在深厚的白雾之中，若隐若现，可望
而不可即。此时，浩渺的天地给人一种无
尽神秘的仪式感，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震
惊，顿然失言。

背负行囊，从一座山翻越另一座山，
从一个乡镇穿过另一个乡镇，沿途的森林
阴翳蔽日，百草淹没路径。独览群山，静听
鸟语，体悟山野风吹草动，惊叹大地对于
生命之幸事，累了，就随便拈一个石块，铺
一层干草，坐下来休息。我的行囊就是我
的一个移动的家，生活用品样样齐备，有
在医药超市购买的驱虫药，有在生活超市
购买的矿泉水、能够供给我一天的食物，
食物中有一袋饱含森林味道的松子，这是
北方森林的特产，比瓜子可口数倍，只需
一粒两粒，慢慢咀嚼，幽幽的全是松林、花
草、清风、明月的香味，浸润周身，让你品
尝到来自一片遥远森林里的甘润醇美的
味道，大自然的味道，森林的味道。要说什
么是“山珍”，这松子肯定算是山中珍宝之
一了。除开橡果等坚果，松子本也是松鼠
等动物的美食，松鼠陆陆续续从高入云天
的松枝上采集下来，累计可能有一万余
颗，逐一埋入地下，以备过冬之用，而没有
吃完、那些埋入地下的遗漏的松子，往往
会长成松树，如此，松鼠应该算是种植松
树的劳动标兵。人工采集松子，应该算是
从松鼠口中夺食吧。听说采集松子是一项
非常艰苦危险的工作。人虽然聪慧，但动
作却没有大森林里的主人——松鼠在枝
叶间那样像云一般地轻盈灵动，所以常常
会有采集者从高枝上坠落，不死亡，也会
残废。一粒加工过后的松子，再经过千里
跋涉，才好不容易地来到我的手中，来到
我的唇边，它传来了北方茫茫森林里的隐
秘信息与大千生命的璀璨光芒。

行囊里还装有充电宝、手电筒、望远
镜、简易帐篷、一本翻阅皱了的《本草纲
目》以及新买的一本《丛林故事》，我的行

囊就是一个百宝箱，不一而道。即使不常
用，我衣服口袋里也还备有风油精、清凉
油、百草止痒膏、酒精等平常药物以及一
些急救药物，我知道，由于我脱离旷野环
境、在都市里生活多年，平常衣食住行讲
究高、精、尖，严重脱离大自然，我的身体
已经不能适应山野森林环境的风吹雨淋
以及蚊虫们的侵扰，我需要借助在身上涂
抹中草药、散发着药物异味来驱逐它们，
在万类竞技的森林里，人当然要懂得一些
如何保护自己、救护自己的简单方法。用
手机放一首时新歌曲，歇一口气，再动
身，背上行囊，挂上相机，左手拄杖，右手
拿着一般不轻易使用的开路砍刀（在森林
里我不愿随便乱砍一通），继续行走，去
寻找一个视野开阔、可以落脚的安营扎寨
的好地方，不能有山石滚落，至少让人感
觉比较安全。

手机里一曲《高山流水》，单曲反复播放，
清雅的乐音如山泉般在森林里舒缓流淌。

木叶如花，缤纷而下。虽然是深秋，但
万木枝条上保留着密集的叶片，大多还苍
翠欲滴，而有的林木的叶片开始慢慢变
黄，比如青冈树，穿上了橘黄色的道袍，有
的被秋风缓缓染红，比如棬子树，举起了
耀眼的火把。除开意杨树，其它林木要进
入隆冬时节，才全部抛完身上的叶片，现
出真身。放眼望去，地面上还是铺满了落
叶，一层又一层的，包括柏树去年累积的
还未完全腐烂的细小叶子，沉积得有一寸
厚，踩上去，柔软若絮。空气里散发着林木
的香味，浸润着我的肺腑。这些具有杀菌
功能的异香，过滤空气，让四维在薄明的
光亮中纤尘不染。这样的空气肯定对我的
身体健康也有益处，让我心胸开阔，筋骨
活络，神清气爽。

我能随时看见的野生动物，是各种不
怕人的鸟类，以及对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的各种蚂蚁，前者在天空中叽叽喳喳地飞
舞，后者在大地深处默然穿行。而要见昼伏
夜行的其它野生动物，那是非常困难的，需
要晚上不闭眼地细心观察。从体型上比较，
在蚂蚁面前，我应该算是巨无霸的地震龙，
我在蚂蚁面前就是一座高山。也许，当其他
生命在不经意间消失的时候，而这种能够
快速适应大自然、无处不在的蚂蚁类，说不
定将来会成为大地的统治者。

中午的阳光金亮亮的，几朵白云像洁
白的毛巾擦拭着天空，天空蔚蓝如洗。走
了几段山路，全身已经热汗淋漓。选一浓
荫处，坐下来，敞开衣襟，清风徐来，无限
惬意。远远近近的古树，被一丛丛藤蔓缠
绕，有的直至树冠。蝴蝶上下翻飞，风度翩
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杂木丛生，百草丰
茂，特别是芭茅长势正旺，青葱翠绿，它们
不择地方，只要有阳光，就伸开绿秆，亮出
淡紫幽幽的花序，一片又一片地拥挤着生
长。百鸟上下喧嚣，有几只褐色的野禽，拳
头大小，它们可能为了转换觅食场地，倏
然间从草木里窜了出来，我来不及惊喜与
拍照，它们的腿脚异常麻利，迅速地跑出
了我的视线，隐入另一丛密草中。

黄昏降落，我在半山腰选好了一处有
水源的地方，搭建帐篷，准备宿营。烧水，
泡方便面，喝一袋牛奶，吃一袋牛肉干，削
一个苹果，嚼几粒松子，晚餐就绪之后，包
好垃圾，放入背包里，稍作休息，看日头没
入远山，等待星星挂上天幕，在银河系中
闪烁，等待夜晚有没有新的惊奇发现。我
要趁我走得动、眼力尚好，我要尽可能地
看看这个美丽的森林世界。此时，如果精
力尚足，那么依兴趣而定，只要不毁坏森
林植被，还可以搭建一个临时小草棚。

我喜欢在森林深处，用树枝与杂草搭
建一个极其简易的小窝棚，并在窝棚顶再
搭上一层树枝，搬来一些石块放在草棚四
周，在草棚内的地面上陈放一层树枝，在树
枝上再铺一层厚度有一尺厚的杂草，以阻
隔地面浓重的湿气。再割来一捆枯草，塞满
草棚。在棚内坐着、躺着，柔和温暖，异常舒
适，听听音乐，玩玩手机相机，或者拿出望
远镜，观察四周有没有野生动物的动静，一
切皆随兴而动。草木酥软，散发着森林旷古
无边的温柔气息。所有的湿气、寒气皆备暖
和的草棚挡在外面。如果时间尚早，还可以
砍来一些藤蔓，用枯草编织一床厚厚的“被
盖”，以备晚间寒气浓重的时候使用。

窝棚为我遮避风雨，挡开旷野的潮
湿，我把它作为临时观察点，以及打尖儿
和临时歇脚容身的地方。秋冬之时，就可
以住在这样温暖的草棚内，以防寒气；仲
夏秋初之际，天气炎热，便直接住在凉爽
透气的小帐篷内。夜晚，躺在草棚，能够看
见从天空中漏下来的星光，碰见月光奶白

的晴夜，还能看见月光如水一般地从棚顶
特意留下的罅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宁
静悠远，比住在小洋楼里还感觉舒适惬
意，这是否是心理上的返祖现象呢？我不
知道。也许，在深远隐秘的人类遗传基因
里，我根本还没有忘记人类始祖在森林里
其乐融融的生活场面。如果运气甚佳，还
能发现野猪、猪獾、野兔、狐狸、黄鼠狼等
动物的活动踪迹，深入大自然，其乐无穷。

在莽莽森林里，每一座山都是名山，
每一条河都是一条隐含了众多故事的大
河，它们各有各的变幻莫测的美丽。清风
割开繁华，洗尽尘土，荡开人的心扉，在这
些不可多得的美好时光里，我可以谛听光
阴穿过林木的脚步，欣赏薄雾上下轻飞，
可以聆听细雨绵绵。细雨绵绵，其实就是
大自然在绵绵细语，整夜整夜地诉说，夹
杂着角落里秋虫的低吟浅唱，真如亲人絮
叨般的叮嘱；待朗夜，还可以专心致志地
欣赏天上那轮亮幽幽的月亮，从东升到西
落，在广阔的时空里旋转，柔曼轻缓。在大
森林的庇护下，聆听草木萌动，微风漫卷，
时间拍岸。这落脚旷野的小窝棚，似乎让
我能够听到来自大地和森林内心深处的
声音。我知道，即使是这样，我也绝不可能
真正地回归到大自然了。

进入新纪元，人类突飞猛进地发展
着，上可青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我们还
有充足的时间，一切似乎都还来得及，但
我们始终跟不上自己藐视与肆意破坏大
自然的速度，我们能不能超越这个速度？
人类无论在体形大小还是在智力上，都战
胜了野生动物，在菜子河流域的森林里，
想要找到比我体形还大的野生动物，这是
一件痴心妄想、异想天开的事儿，甚至连
家畜中跟随我们几千年的体形较大的耕
牛，也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我们的确已
经完全管控和挥霍着大地，我们面对苍茫
的大地还想继续怎样？在伟大的自然面
前，霍金说:人类高估了自己的智慧。

当我们生活与娱乐的时候，草木在离
我们不远也不近的地方护佑着我们，像耐
心细致的慈祥的保姆，即使我们对它们视
而不见，丝毫不放在心上。在森林里，太阳、
云彩与风，走过去了，还会再回来，而那些
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它们背对着我们
走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永远不会了。

冬树的风骨
◎张燕峰

在最严寒的日子里，我总喜欢到野外
去走一走，只是为了看看树，欣赏冬树的
姿态和风骨。

冬树抖落了最后一片叶子，清瘦，矍
铄，在寒风中兀立。刺骨的严寒侵入骨髓，
昆虫的喉咙早已喑哑，鸟雀也隐藏了踪迹，
草儿也形容枯槁，在风中呜咽。但树们全无
畏惧之色，仍然精神抖擞，倔强地对抗着西
北风。凛冽的风席卷着大地上的一切，在冬
的威严之下，一切都是瑟缩着、黯淡着，可
它却岿然不动，像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

在无边的旷野里，它们默默地挺立，没
有了繁茂叶子的装饰，没有了枝头小鸟的
啁啾，也没有了树荫下路人的歇脚，它们深
深地寂寞着，咬紧牙关，默默无言。在漫无
边际、铺天盖地的荒凉寂寥严寒之中，它们
忍受着日复一日的萧索寂寞，它们心中有
个坚定的信念：挺过寒冬，春姑娘的微笑就
会驱散冬之阴霾，带给它们勃勃生机。

即使是大雪纷飞，它们也毫不畏惧。
漫天雪花飞舞，簌簌地落在枝上，一点点
地堆叠，沉重的负荷压得它们的枝条嘎嘎

作响，但它们依然傲骨铮铮，腰身挺拔。当
不堪重负时，它们毅然选择了宁折不弯，
勇敢地放弃那些纤细的枝条，以壮士断腕
一般决绝的方式来舍弃，这种勇气和智慧
令人肃然起敬。

冬树是严寒里最勇敢无畏的战士。即
使是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它们也不会低头
折节，向严寒屈服。它们以一种豁达从容
的心态，坦然地面对无法逃避的命运，视
之为生命的成长必须承受的磨砺。

在旷野里，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

心中对这些冬天的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不禁想到，人如果活成一棵树该多么好！
在逆境里，不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无
论遭逢怎样的厄运，都要怀着一腔热诚，
以乐观昂扬的姿态，坦然地面对一切严峻
考验，绝不放弃对美好的追求，相信总有
一天春回大地。

在北国的严寒里，冬树以坚不可摧的
勇者之姿，启发着我：一个人该以怎样的
姿态生存于世，该以怎样的勇气去应对生
活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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